
8

2025年10月23日 星期四 主编：周璐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郑德衡

本社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3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 邮政编码：430013 | 长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27-85888888

总有外地朋友问我，武汉是座什么样的城市？武汉人性格如
何？想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实在太难，我担心词不达意，无法将
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尽数道来。上期刊发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
家何祚欢的“大汉口市井人物白描”专栏新作《礼聘“丑娃”》（10月
16日6—7版），洋洋洒洒连通版，读来酣畅淋漓，特别是文中那句

“少会少会”，令我不禁暗自叫好！老先生文笔老练严谨，这简单
含蓄的四字，看似平常却韵味悠长，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与汉
正街的市井场景以及人物质朴的性格高度契合。

本期余国华的《一个有味道的地方》是“武汉叙事”的精彩
延续。如果说何老通过汉正街“一壶春”茶庄的人事更迭与行
业百态，展现生意场上规矩与情义的冲突，写出了武汉人的睿

智决断、诙谐机智；那么余国华则借助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小故
事，将武汉人的生活哲学和处世智慧娓娓道来。“落雨”而非

“下雨”，一字之差，尽显俏皮与风趣；“小姓戴”这般谦逊的回
答，透露出武汉人的温文尔雅。“撑到搞”与“按到搞”的对比，
不仅精准刻画了武汉人的性格，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生活哲
学。武汉人既有不服输、不放弃的坚韧劲儿，又懂得适可而
止、量力而行的智慧。

从汉正街的茶香到街头巷尾的落雨声，真正让武汉“活起来”
的，其实是这些浸透在街巷里的生活细节。武汉从来不只是地图
上的坐标，它是鲜活的、有温度的，充满人情味。无数文人墨客在
这里找到灵感，用文字让这座城市愈发立体。 （周璐）

有温度的江城

从前，我写小说的时候，承蒙有朋友抬桩，称其是汉味小说。
闻言，我很快活。

上述几句话，个人觉得，就有点汉味。开头的第一句，用的是
从前，而不是以前，以前从前，差不多的意思，以前用得多，从前用
得少，就用从前，俏皮一些。比方昨晚上下了雨，有些武汉人用落
雨，这个落字也有趣，白居易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文呢。

武汉人，年龄稍长的人，说话讲究，甲问乙，您家贵姓？通常人
回答，免贵，姓张姓王姓李。但讲究的人说来，就有味。甲问乙，您
家贵姓？乙回答，小姓戴。

还有一词，除了武汉，其他地区的人很少这样用：甲问乙，最近
过得么样？乙回，不行喔，过得挖苦。

武汉人太聪明，太灵动，挖苦是动词，武汉人当形容词用。
还是这个情景，甲问乙，最近过得如何？乙三个字作答，撑

到搞。
我很喜欢撑到搞的人，不服输，自己激励自己，撑到搞。撑到

搞是武汉人的个性，反映在语言行动中，都有股劲在里头。
我父亲是个胆量极小之人，他是遗腹子，孤儿在世，无人抵腰，

自然不惹事不生事。父亲中风后，经治疗，好了很多，不过，再怎么
好，大不如前。有回过马路，我作势想扶一下父亲，父亲头都没回，
径直摆手。这就是撑到搞。

“撑到搞”不能越界，越界多了，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死撑
门面，为什么用个死字呢，说明过分了，说明撑到他撑不住了。武
汉人通常不会到这个程度，他们撑到搞，是跳一跳摸得到，而不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些人把武汉人湖北人这个撑到搞的性格，称为不服周，古代
楚国人不服周天子，是很有道理的。当然，这个我不在行，中学没
怎么读，大学读的体院，做记者做到退休，已经是撑到搞的极限了。

武汉人在不服周撑到搞的时候，身段会柔润一些，会从容一
点，绝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从前（又用的是从前），从前武汉出
租车司机用手打表的时候，好多司机，绝不是等乘客一落座，车子
一启动就打表，他们的搞法是车缓行个三四米，慢慢地，轻轻地，像
是舍不得一样，按下计价器，从容不迫，让点蝇头小利。

司机这个搞法让乘客舒服，特别是在飞机场火车站拉的外地
乘客，觉得武汉人大气。假定外地乘客甲到武汉来谈生意，心里
完全会这般想：武汉这地方，可（这里念“kuo第三声”）得！连出
租车司机都如此大气，那跟我合作的张董事长王总经理，肯定可
得可得！

这里插一句，如今的武汉，舍一点的行为越来越多，建设大道
上武汉图书馆边的两家银行，大楼就往后退了很多，留出大片空地
做了个稍高一丢丢的平台，看着舒服，走着放心，有回在平台上，银
行组织青年员工打篮球比赛，热闹。事毕，撤篮球场，恢复宁静。

回到头说出租车，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的脸面，所以市长大年三
十，请司机吃个年饭，足球场免费开夜灯，让司机打场球，都是让人
很舒坦的动作。

武汉人讲究个舒服，所谓舒服，就是有度，赞美人，不会用很夸
张的语言，会这样用——“是那个事”。伏明霞的跳水、郑钦文的网
球，都“是那个事”。以前的足球世界杯上，克罗地亚球员苏克尔，
左脚出众，有人赞美，苏克尔的左脚可以拉小提琴。这是外国语
言，武汉人或许会这样说，苏克尔的左脚可以写毛笔字。但是这样
赞美，苏克尔不懂何为毛笔。武汉人用字节约，也可以四个字：是
那个事。

我女儿小时候学手风琴，因为搬家的原因，后跟大师张帆学，
第一节课，女儿手指动得比较大，声音拉得很有点响，张大师纠正
后说，拉琴是这样的，拉忧伤的曲子，不要拼命忧伤，因为音乐本身
就是忧伤的。拉欢快的曲子，也不要太高兴了。哀而不伤，狂而不
放。“按（此处第三声）到搞”。

这个“按”字我不会写，也不是“摁”字，就是自制一点，就是女
儿儿子考上了北大清华，父亲本可以喝八两酒，却只喝半斤。

武汉人在撑到搞和按到搞之间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过着人
生，高度的激情和高度的自制完美结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皆为精灵。

比方伏明霞，1996 年奥运会，板台双料冠军，到清华大学读
书，谓，我已经到山顶，除了下坡，无路可走。在清华读书两年，又
想跳了，复出，2000 年奥运会，战胜如日中天的郭晶晶，又拿冠
军。伏明霞复出的日子，哪一天不是撑到搞，她成功的日子，功成
身退，不仅退出跳水圈，是全退，退出体育圈。中国古人说的，事了
拂衣去。当今人说的，不带走一片云彩。

如伏明霞这般境界的武汉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武汉人，不
登峰造极，过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烟火人生，活得真实，赞美人
——是那个事，批评人，会不会说不是那个事？说笑了，武汉人
批评人，嬉笑而不怒骂，比方说某人喜欢占便宜，旁边的人，会笑
着说，他，会来事。还有一个说法，叫“汪到搞”。就是有点过界
捞的意思。

一般而言，天气炎热的时候，武汉人会声音大一点，那是太阳
惹的祸，眼下天气转凉，秋高气爽，热气一退，人火气也泄。甲说话
做事，让乙不爽，乙绝对不会对甲这般说，“一巴掌呼死你”。有些
人把这称作“汉味”，这是误会，甚至是诬蔑，他们不觉汉味的精华，
汉味是这样的，甲说话做事让乙不舒服，乙不满地说：“你这是给药
我吃咧。”只说到这个程度。大人大事的，都明事理。再重一点的，
也不是割袍断义什么的，而是，“冇得下次了”。再重，“遣！遣远
点”。四个字，比什么“一巴掌呼死你”用字更精简，语气更坚定，
遣！铿锵有力。即使这般，从字眼语气来说，都不会到跳起脚来指
着对方鼻子“昂”的地步。

武汉人把“嚷”称作“昂”，有一次，我有幸和武汉的作家们在疗
养院闭门写小说，邓一光负责喊大家吃饭，大家称他是“昂长”。

一日之中，可以听到好多昂字的运用，特别是男性，年龄有点
大的男性，对身边或者电话那一头的女性说，你莫昂撒。意思是有
话好声说，轻声说。

这几十年来，武汉的女性表现优秀，所以她们声音大一点、高
一些，可以理解，她们有资格昂。

说到武汉女性，我就想到在湖北队国家队的教练余丽桥指导，
我在50岁的时候，跟余指导学打网球，队友10岁，有蔡晟的女儿，
当时她有一米七的身高，大家叫她大蔡，还有如今红遍中国的郑钦
文。余指导很威严，有天她训练一个队员，队员打了半天，达不到
余指导的要求，余指导说，我看你是属泥鳅的，钻到土里头爬不出
来。一球场的人都笑了。

余指导算是典型的武汉女性，爱憎分明，队员都有些怕她，包
括我这个老队员。但跟她训练，可以出成绩啊。一如武汉的天气，
四季分明，热天热得恨不得在龟蛇两山上安电扇，冬天冷得你筛。
但余指导和武汉天气一样，有度啊，热天冇热死你，冬天锤炼了你，
你历练了啊！磨了身体，关键是磨了心啊。一句话，生活在武汉这
片土地上，党赞美武汉，英雄的城市。我境界有点低，这是一个有
作为的地方，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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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宣传（版画） 邹雅 作

一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身在日本的郭沫若毅然“别妇抛
雏”，搭乘邮轮，于1937年7月27日返回祖国。在上海文化
界人士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诗人高声朗诵了一首《归国杂
吟》（步鲁迅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诗韵）：“又当投笔请缨
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
同德一戎衣。”诗中抒发了“我是中国人”，必须归国抗战的
决心与信念。

随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洪波之
中。当时，郭沫若听从中共党组织安排，暂未公开自己共产
党员的身份，而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从抗
战大局考虑，仍然以党外人士身份，组织和凝聚起国民党统
治区的进步文化力量，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沦陷后，郭沫若于1937年11月27日撤出上海，从
香港中转到广州，与夏衍、林林、郁风等一起，以《救亡日报》
为阵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
汉成立。三厅主要是掌管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被任命为
厅长。刚开始时，郭沫若不愿就任，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
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不如“处
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更有效力一些。对此，共产党的领导者
们却不这样看，而是向郭沫若说明了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
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

郭沫若在后来写的自传《洪波曲》里，借一位共产党朋
友的话说：“这是政权（指国民政府）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
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
挤吧。”

二

按照当时“政治部”的编制，每一厅下设两个处，每一处
设三科。三厅原本下辖第五、第六处（依照一二三厅的总序
列），不久又新设一个第七处。第五处负责动员工作，第六
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敌宣传。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郭沫若走马上任，并把阳翰笙、胡
愈之、田汉、范寿康、洪深、张志让、杜国庠、徐悲鸿、冼星海、
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冯乃超、张曙等许多进步的文化界
知名人士，都团结在三厅周围。五处处长是出版家胡愈之，
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出版了斯诺的《西行
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首个中文译本；六处处长是著
名剧作家、《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其他如剧作家洪
深、画家徐悲鸿、音乐家冼星海、作家冯乃超等，也分别担任
科长或科员。这时候，三厅的负责人中，郭沫若、冯乃超、田
汉、杜国庠、阳翰笙等人都是中共党员。只是限于当时的处
境，郭沫若由周恩来单线领导，继续隐藏起中共党员的身
份，也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

第三厅成立后，相继在民众中开展了口头宣传日、歌咏
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和抗日宣传大游行等广泛的群
众性活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三厅又出面组织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市民抗日爱国“献金”活动。他们在武汉三镇设立
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和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整个三镇的市
井百姓和各界人士，包括妇女界、大学生和童子军，捐献热
情十分高涨。根据市民的要求，原定三天的活动，又延长了
两天。活动收到的所有现金以及金银首饰等物品折合成的
款项，由三厅组织和操办，全部用在了前线急需药品、医疗
器械、战地慰劳用品等的采购上。

在《洪波曲》里，郭沫若特意写了“献金狂潮”一节，描写
了当时的盛况：“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
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地朝台上涌。”武汉市民们的献金种类也是五花八门，除了
外币、银元、铜元外，郭沫若还详细罗列了各种各样的物品：

“金手表、金手镯、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银盾、银杯、银盘、银
首饰、大刀、草鞋、布鞋、西装、中装、药品、食品……凡是可
以搬动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这些层次不一的物
品，也显示着捐献者果然是全民动员，“擦皮鞋的小孩子、黄
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
倌……”

三

在武汉三镇的宣传活动展开之后，三厅下属的六处，田
汉、洪深、冼星海、张曙等人，又团结起从各地流亡的武汉的
一些文化救亡团体，统一改编成若干个抗敌演剧队、抗敌宣
传队，即《洪波曲》里所称的“抗剧九队”。在武昌昙华林受
过两个月的军事化训练后，“抗剧九队”分头奔赴各个战区
的抗日前线，给前线的将士们进行慰问演出。

“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
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痛苦，
那真是罄竹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
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
郭沫若在《洪波曲》里如是写道。

这里以年仅18岁就牺牲在抗战前线的小提琴手周德
佑为例。1920年12月24日，周德佑出生于一个富裕之家，
祖父周韵宣是近代一位实业家，父亲周苍柏是金融家，抗战
前担任上海银行武汉分行行长。周德佑的姐姐周小燕是一
位歌唱家。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周德佑自幼受到良好的
熏陶和教育，他才艺出众，文学创作、戏剧演出、音乐和绘画
方面均有涉猎，尤其小提琴演奏技艺精湛，经常和哥哥、姐
姐们一起在家中排演戏剧、举办音乐会。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际，周苍柏几乎倾
尽全部家产，甚至捐出了准备送儿子去欧洲留学的钱资，援
助正在汉口领导全民抗日救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并与周恩
来、董必武等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周德佑和身边的热血青
年朋友一起，也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波之中。他
先是在汉口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战的文艺刊物《天明》，1937
年8月又与青年诗人光未然一起组织起一个“拓荒剧团”，
日夜奔走在武汉三镇，排练和演出了不少抗战戏剧。“拓荒
剧团”不久也编入了田汉、洪深、冼星海等领导的“全国戏剧
界抗战协会流动演剧”第七队，周德佑成为七队的实际负责
人。1938年初，德佑带领演剧队离开汉口，奔赴应城等地
的战区，为前线将士们做鼓动演出。他在这期间创作了许
多爱国军民奋勇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
本、歌曲、漫画等。在战区，这个一向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
境里的年轻人，有时要挑着一百多斤重的道具担子，翻山越
岭，长途跋涉数十里，而且和其他队员一样，每天仅有一角

四分钱的伙食费，而尽量把家里捎给他的钱节省下来，捐给
演剧队。

在一次演出中，同台的演员发现周德佑正发着高烧，劝
他赶紧到后台休息，他却坚持要把戏演完，结果一回到后
台，他就昏迷了过去。演剧队急忙把他从前线送回了汉
口。不幸的是，1938年3月20日，也就是回到汉口第三天，
周德佑去世，年仅18岁。医生经血液化验后判定，他是因
为严重营养不良、心力交瘁、加上感染恶疾而去世的。这位
年轻的小提琴手留给家人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句话是：

“以整个身心许国，死也不做亡国奴！”
年轻的周德佑烈士只是郭沫若在《洪波曲》里所记述的

那一类青年——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毅然奔
赴前线，以身许国的无数志士之一。当时，像周德佑这样

“意志坚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又何止千千万万。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家、一户、一人，乃至一个团体，
又怎能期望更好的命运？

四

从1938年夏天开始，日寇沿着多条路线进攻武汉，国
民政府把武汉划为第九战区。但是，随着日寇节节进逼
的攻势，“保卫大武汉”的希望渐渐渺茫，国民政府的一些
机构和市民，纷纷开始向湖南、广西、贵州和重庆等后方
疏散。

但这时候，郭沫若仍然留在武汉，先后参加了奔赴北战
场第五战区和南战场第九战区的前线慰劳活动。他在《洪
波曲》第十章“战区行”里，详细记下了他的行踪。

9月中旬，郭沫若参加赴南战场第九战区慰劳团，到达
了鄂南阳新前线。他在“战区行”一章里特意写下了“到阳
新”和“在阳新”两节。早在1926年的北伐时期，郭沫若作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曾率部从广东出
发，经长沙，过汨罗，从岳阳进入鄂南地区。从他的自传《革
命春秋》中的《北伐途次》一篇里可以看到，当时他在鄂南的
足迹所及有崇阳、蒲圻（今赤壁市）、汀泗桥、贺胜桥、咸宁
等，然后从纸坊进入洪山，从洪山方向攻入了武昌城。因
此，鄂南这片土地，是郭沫若革命生涯中的一片“旧战场”。

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阳新县富水河北岸的北土塘

（南岸即为南土塘）。9月15日，他和慰劳团成员们乘坐着
汽车，从三架敌机的眼皮子底下疾驰向前，抵达咸宁时天
色已黑。偏在这时，他们的汽车有一个轮子泄了气。换
了个轮胎继续赶路，到达富水河边北土塘时，已是午夜时
分了。郭沫若在当时的日记里记了一笔：“十二时半到达
目的地点，睡于北土塘的一座极简陋的小学校里。”同时，
他还写下了一首略带自嘲意味的七言诗，以记其事：“五
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宵意外多；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
车子费张罗。”

诗中所说的“五人”中，有一位名叫曾虚白的，当时在国
民党宣传部负责国际宣传，与三厅有工作上的交集。郭沫
若这样记录道：“我和曾虚白是时常见面的，虽然并没有什
么交情，但也并没有什么恶感。他曾向我表示，有机会到前
线去看看，故我约了他。他的父亲是《孽海花》的著者曾朴，
这，或许也可以算得是一种文字因缘吧？”

在阳新的数天里，郭沫若在日记里留下了好几处有关
曾虚白的记载，如9月16日记：“晨起偕曾虚白外出散步，步
往纱帽盒，在一大祠堂内，得见参谋长施北衡。”“时有空袭，
以哨子作警报。午饭后苦无事，又与曾虚白出游。”紧接着，
郭沫若又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可
以说，这是这位革命文学家在抗战时期留在鄂南的一份宝
贵的“文献”：

……向南走不远，过一小川，即地图中有名之富水也。
水浅川狭，本可徒涉，然有渡船。船身颇大，与水不相称。
乘船渡江即为南土塘。人家墙壁上多红字标语，晨在北土
塘亦有所见，颇疑有流动宣传队曾到此工作，但在南土塘所
见，期一则明署“中国共产党阳新县第十区第十三支部”字
样，至此始恍然大悟，此地曾为苏区。

途中见一衣履整饬的老人，叩问之，颇能详道往事。言
彭德怀曾到此。此地人多打游击。后红军撤退，村上遭劫，
被屠杀者一半以上。

沿富水直上，颇觉山气宜人。但山浅，多被剔光，种以
番薯。有直剔至顶，而番薯亦种至顶者。浅识者或当誉为
废物利用，而其实乃洪水之祸源，可叹。

……
位于湘鄂赣交界处和幕阜山区的阳新县，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不久就有好几位共产党人从武汉秘密来到这偏僻山
乡，播下革命火种的地方。1930年春夏之交，在茫茫的黑
夜里，在蜿蜒的幕阜山岭间，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由年轻
的军长彭德怀率领着，像卷过黑夜的一道铁流，挺进到这
里，与地方党组织在鄂东南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道，开辟出
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
通，使湘鄂赣边、鄂东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
连成了一片广大的苏区。所以，郭沫若在富水河两岸不时
看到一些红色标语，也就不奇怪了。它们有的可能是红军
离开时留下的，有的就是当地的党组织写在墙壁上的宣传
口号。

在阳新，郭沫若还与淞沪战役时他在上海组织成立的
一个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意外地相逢了。这个战地服务
团，由一群在上海读书的爱国青年组成，他们吃苦耐劳，过
着普通士兵般的生活，已经在战地服务了一年多，有的也牺
牲在了战地上。第九战区成立后，服务团被国民党编为政
治工作大队第二队，驻扎在阳新徐家沱。郭沫若在日记里
动情地写道：“与队员诸兄姐相别，瞬已经年。久别重逢，情
逾骨肉，竟有因感激而流泪者。开会，听队员作报告，并提
出问题讨论，甚为诚恳。”

因为是在抗战烽火中久别重逢，互相之间有着说不完
的话语，郭沫若在这天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三点才就寝。
他在9月16日的日记最后还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立群为
余送来毛线衣一件，手电筒、毛毯、蚊帐各一具，得此如获至
宝。前方早寒，晨夕仅御夹衣已不济事，然闻前线战士仍多
着单衣。”“立群”即于立群，当时是妇女工作队队员。

五

郭沫若一行人在阳新前线慰问的几天里，日寇的飞机
不断飞来轰炸。9月17日，郭沫若在日记里写到，慰问团正
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见面聚谈，“一副官来报告：敌机
共六架，三架往阳新镇投弹，三架在纱帽盒上盘旋。人众因
各散开”。

这里的“阳新镇”，指的是位于富水河上游的一个小
镇，名为阳辛镇，不是阳新县城（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修建
富水水库需要，小镇居民全部搬出，小镇被水库淹没，地
图上已不复存在）。慰问团里除了马彦祥、林犁田、朱洁
夫等文艺家，还有一位抗战时期一直在中国参加抗日宣
传活动的日本作家鹿地亘。敌机离开后，马彦祥、林犁田
和鹿地亘等人前往小镇了解轰炸情况。郭沫若在日记里
记下了这次遭遇轰炸的景象：“阳新镇仅系一条直街。敌
机沿街投弹，但仅炸中镇头镇尾，余均落村外川边，并无
死伤。”

富水河是阳新人民的母亲河，河水清幽，水流也比较平
缓，流到下游富池口，汇入了长江。9月17日这天中午，郭
沫若和鹿地亘、朱洁夫等人还在富水河一处较浅的位置游
了泳，河水最深处也仅及胸部。

阳新与江西的武宁毗邻。9月17日这天，郭沫若和慰
问团马不停蹄，又连夜赶往武宁县城，慰问驻守在武宁的一
个前方指挥所的将士们。地处吴头楚尾的阳新一带，是古
云梦泽的一部分，九月中旬，暑热尚未走远，且湿气浓重，所
以很多人不能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9月19日，又是一个
闷热的下雨天，郭沫若去政工大队处看望队员们时发现：政
工队员们“病者甚多，二十三人中得疟疾者二十一人，缺乏
奎宁，多已呈现浮肿”。

就在郭沫若身在南战场前线的时候，在北战场，冯乃
超、沙千里、金山、王莹等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工作者，继续
留在宋埠和浠水前线做慰问工作，甚至还到了浠水的炮兵
阵地。有一天，遇到敌机投弹轰炸宋埠，演剧六队的一名队
员不幸中弹牺牲。

9月 20 日，又下了一整天的雨。这天是郭沫若和慰
问团要从鄂南返回武汉的日子。政工大队的文艺青年
们依依不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为郭沫若他们送别，
有人就从好几里路远的农家买来一些新鲜的煮玉米，作
为慰问团的“送别宴”。郭沫若在日记里特意记下一笔：

“午后政工大队送来煮玉米，大喜过望，分享之。我自己
吃了四个。”

一口气吃了四个煮玉米！由此也可见，抗战年月里，郭
沫若和这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年轻队员们的日常生活
有多么艰苦。不过，正如他在诗中所言，“漫道沙场征战
苦”，只要“四万万人齐蹈厉”，全中国人民终将迎来最后的
胜利。


